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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脚于人的故事落脚于人的故事””是是《《主角主角》》的创作底气的创作底气
□尹 鸿

本报讯 5月26日，由中国电视艺委会、北
京市广播电视局主办的电视剧《喀什恋歌》研讨会
在京举行。该剧讲述了喀什古城长大的三位年轻
女性在人生低谷互相扶持、重寻自我的故事，呈现
了多元文化交融下的青年成长图景。

该剧导演秦海燕表示，《喀什恋歌》是从喀什
真实生活中生长而出的真诚之作。创作团队秉持

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希望突破“诗与远方”式的浪
漫化想象，着力展现普通人的生命光芒。该剧编
剧姚长宁坦言，在叙事上团队达成共识，要避免奇
观化展示和悬浮化剧情，喀什的美本就蕴藏在日
常之中。《喀什恋歌》的“恋”不仅指向男女爱情，更
饱含对土地的眷恋、对文化遗产的珍恋、对各民族
血脉相连的依恋，以及对有根有魂的生活方式的

热恋。
与会专家认为，该剧用现实主义手法生动讲

述了各族群众心意相通、追求幸福生活的故事，
有力诠释了“中华民族一家亲”的主题。主创团队
深入生活、观照当下，将自然风景、人文风光、民族
特色有机融入故事当中，讲述了人与土地的情感
羁绊，赋予“故乡”以流动而深沉的时代内涵。与
会专家还围绕长短剧集的形式与内容如何更好
适配、剧集创作与文旅带动作用的平衡等话题展
开讨论。 （许 莹）

本报讯 5月23日，由爱奇艺出品的动
画电影《钟馗》在京举办首映礼。该片讲述了
凡人少女初九意外闯入异界秘境，与钟馗等
神仙并肩捉妖、守护苍生的冒险故事。

首映礼现场，《钟馗》主创团队分享了创
作初心与幕后故事。导演王羽熙表示，影片
融入诸多传统文化与历史细节，希望能借此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和关于传承的思
考传递给每一位观众。导演黄山川谈到，一
路同行后，钟馗最终相信初九懂得了守护的
责任，而初九不同角度的思考也在影响、改
变着钟馗。传承从不是单向的托付与继承，
而是彼此照亮、相互成就，在并肩前行中实
现共同成长。

专家研讨电视剧《喀什恋歌》 动画电影《钟馗》首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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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作家陈彦茅盾文学奖获奖同名作品改编的电视剧《主角》，为文学与影视的“同船共渡”再添佳话。该剧以秦腔名伶忆秦娥的半生浮沉为

叙事主轴，立足三秦大地，借众人命运映照秦腔兴衰与时代变迁，彰显出深厚的人文底蕴与鲜明的艺术品格。本期两篇评论文章，一篇从人物群像

入手，剖析电视剧创作从“编事儿”到“写人”的审美转向；一篇聚焦忆秦娥形象的“生命之美”，探讨其中蕴含的儒道美学精神与民族文化隐喻。两

篇文章视角各异，从不同维度充实拓展了该剧的思想内涵与艺术价值。 ——编 者

文艺的跨媒介共生

儒道美学是中华民族美学最重
要的两大源流，共同构筑起中华美
学精神的主体脉络。电视剧《主角》
中，主人公忆秦娥身上展现出的生
命质感，既体现了儒家美学追求的
社会生命之美，也含蕴着道家美学
所崇尚的自然生命之美。依托儒道
美学相融共生的思想底蕴，这一艺
术形象完成了对民族“生命之美”的
具象化表达。

抱素怀朴，天下莫能
与之争美

以舅舅胡三元入狱、苟存忠收
徒为分界，忆秦娥的生命美感呈现
出前后迥然有别的两种形态。前期
较多展现的是她身上天性使然的自
然之美。作为一个从山沟里走出来
的放羊娃，她起初不说话，一开口便
声粗气壮，她饭量惊人，筋硬、骨头
也硬。对于唱戏，她的天赋无多，甚
至声音还有缺陷，她那粗粝的嗓音、
直拉拉的唱法，让米兰和花彩香产
生强烈的身体不适，而且骨子里她
也并不喜欢唱戏。可恰恰是这个满
身泥土气、毫无禀赋的野丫头，收获
了大量观众的偏爱。她从身形到气
韵都充盈着未经斧凿的原始生命
力，散发着最本真的自然之美，如同
老子笔下那个“混沌不开，还不会发
出笑声的婴儿（沌沌兮，如婴儿之未
孩）”，却赢得了“朴素而天下莫能与
之争美”的效果。所以，即便她没有
楚嘉禾的柔情绰态、心思玲珑和活
色生香，即便她不谙世事，甚至不明
就里，但她却能得“道”（抱素怀朴）多助，不仅被
苟存忠认定为全学员班“灯”最亮的那个，而且
还得到存家班“忠孝仁义”四位老师傅的倾囊相
授。日复一日的勤学苦练，令她身段、唱腔皆可
圈可点，可真正让她舞台表演传神动人的，是那
份不染尘俗的纯粹本心。

从叙事手法来看，编导刻意铺垫其早年天
资普通，意在与日后蜕变为秦腔名伶形成反差，
凸显她成才路上超乎寻常的磨砺与付出，这也
是现实题材励志剧常用的叙事策略。即便跳出
前后对照的叙事逻辑，剥离后期功成名就的人
生背板，易来弟生性倔强、憨厚踏实，既隐忍克
制又敢爱敢恨、果敢决绝的自然之美，也足以唤
起观众的审美共情与审美愉悦。

求索笃行，虽九死其犹未悔

舅舅胡三元入狱，忆秦娥的社会生命渐近
觉醒。入狱前，胡三元嘱托她好好学唱戏，再苦
再累都要坚持下去。苟存忠诚心
收她为徒，她答应跟着苟师学戏，
绝不半途而废，标志着忆秦娥的
社会生命真正觉醒。花彩香临行
前对她说：要自个儿有本事，要让
自个儿看得起自个儿——她要争
口气，这口“气”就是她被唤醒的
社会生命。

如果说，道家美学追求真即
为美，是要保持本心本性的纯然
之美，那么儒家美学的核心要义
则在于奋发笃行、求索精进，在自
我磨砺与突破中实现生命价值与
人格升华。忆秦娥穷尽毕生心力
淬炼唱功、沉潜修为，将秦腔艺术
打磨到极致。但我们也知道，她
原本并不钟爱唱戏，却用了近乎
于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
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去践
行“戏比天大”这四个字的千钧之
重。这份坚守早已超越“因热爱
而执着”的寻常艺术追求，而是为
了兑现对恩师苟存忠“虽千万人
吾往矣”的一个承诺，和传承师门
艺魂的一份责任和一种使命。所

以，她是将儒家文化信守承诺、求索
笃行、勇担道义的精神品格揉进对
秦腔的艺术修行之中，也将其熔铸
成修身准则和人生信念。如此，她
才能在生活中将柔弱之躯活成舞台
上穆桂英、杨排风般勇毅不屈的巾
帼模样。

有志者事竟成，苦心
人天不负

作家陈彦说：“秦腔是一种生命
的呐喊。”忆秦娥之所以能唱出秦腔
的“天趣”，一则源于她天然质朴的
本性，二则来自她直面磨难的人生
态度。她的品性禀赋与秦腔艺术本
性浑然契合——既能沉潜静守到一
声不响，也能久久为功，一声呐喊地
动山摇。由是观之，《主角》中忆秦
娥的艺术形象既是在绽放秦腔的艺
术天性，也是完成对儒道美学精神
的具象化表达，更是完成对民族“生
命之美”的深层文化隐喻。

忆秦娥前后有三个名字：易来
弟、易青娥和忆秦娥。她的第一个
名字“易来弟”，是传统社会重男轻
女观念的时代缩影，这也是她的自
然生命阶段。在这个阶段，她基本
不被“看见”，也正是因为自打出生
就不被“看见”，早早练就了“足乎己
无待于外”的生命定力，能够坦然承
受人生起落、世事毁誉，甚至可以抵
达庄子所言“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
世非之而不加沮”的从容生命境
界。从易青娥到忆秦娥是她社会生
命从觉醒到成熟的阶段，也是“苦其

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磨砺其
艺术生命的阶段。或许是因为苦难来得太早，
或许是因为命运对她的考验太多，以至于说不
清这个阶段她身上的勇毅刚健、韧劲儿十足，到
底是与生俱来，还是源于苦难的千锤百炼。或
许从根本上说，这本来就是尘土飞扬的八百里
秦川，是中华民族的山川大地锻造并养育出来
的精神骨血。

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历经山河动荡、岁月沉
浮，在一次次风雨磨砺中沉淀出坚韧蛰伏、厚积
薄发的精神特质。中华文脉亦始终赋予中国人
以直面苦难、坚守本心、久久为功的生命力量，
孕育出“有志者事竟成，苦心人天不负”的民族
信念与奋斗底色。忆秦娥吼出来的秦腔，早已
超越艺人的艺术表达，而是个体用生命淬炼艺
术、以坚韧对抗困顿的精神呐喊，生动绽放出中
华民族历经磨难而刚健自强、砥砺奋进、生生不
息的磅礴力量。

（作者系吕梁学院中文系讲师）

继根据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改编的电视剧
《人世间》《繁花》热播之后，改编自作家陈彦同
名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电视剧《主角》，在人
们的关注和期待中再次收获广泛赞誉。《主角》
围绕秦腔名伶忆秦娥四十多年的人生轨迹展
开，串联起“西北鼓王”胡三元、秦腔艺人花彩香
等人物的命运浮沉，展现了社会变迁中以秦腔
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兴衰际遇，更通过“戏中
戏”的设计，让出场、离场、在场的“角儿们”上演
着一幕幕宿命般的离合悲欢。它既是一群黄土
地上的普通人用生命谱写的传奇，也成为富于
情感生命力的秦腔艺术的文化缩影。

向以写人为中心的文学审美靠近

从《主角》中，我们再次看到这轮文学改编
热背后，电视剧美学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过去
以编“剧”为主导的戏剧性美学，正在向以写人
为中心的文学性美学靠近。人物不再是戏剧冲
突的功能性符号和类型化性格，而是故事主体，
是一切戏剧性的发动者。处在特定的社会条件、
文化条件甚至地域条件的人物“前史”、人物身
份、人物的关系结构、人物的欲望动机、人物的
性格特征，共同驱动着人的行为，从而引发不同
人物在不同动机驱动下的差异、矛盾、选择、情
感纠缠、利益冲突。情与理、义与利、善与恶，远
远跳出戏剧性的二元对立关系，缠绕成更加立
体的戏剧冲突，例如即便是恶亦有据可循，它植
根于复杂的人性动机。正是这种“文学即人学”
的美学转换，使由文学作品改编的电视剧，如同
优秀原著小说一般，具备了滋养观众心灵的艺
术力量。

《主角》的人物，无论主角还是配角，无论贯
穿始终还是客串出场，大都个性突出、鲜活生
动。以秦腔和忆秦娥为毕生执念的胡三元，刚柔
相济、情肝义胆的苟师，命途多舛、本色不改的
花彩香，傲娇一世、戏比天大的古师，外表轻浮、
内心火热的刘红兵，即便是戏份不多的秦腔剧
团团长单仰平，也是刻画得惟妙惟肖、形神兼

备，其性格的丰富性远远不是前面的修饰词所
能概括的。正是这组生动的群像，托举起易来弟
蜕变为易青娥，再成为名震舞台的忆秦娥，最终
唱出“方寸行止、正大天地”的通透敞亮。

人物的生动性来自生活真实的滋养

无论是主角还是配角，剧中这些人物之所
以鲜活立体，根源在于从原著到编导演，甚至摄
影、美术等全流程创作者深耕现实、体察生活的
扎实积淀。原著作者陈彦在文艺团体工作近三
十年，“与各种‘角儿’打了半辈子交道”，这种得
天独厚的人生阅历，加上创作者们所形成共识
的超出“故事”、超出“好看”的文学野心和电视
剧理想，才能“把演戏与围绕着演戏而生长出来
的世俗生活，以及所牵动的社会神经，来一个混
沌的裹挟与牵引”，才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对秦
腔的热爱和透视，“秦腔，看似粗粝、倔强，甚至
有些许的暴戾”，可这种来自民间的血脉偾张的

“汩汩流动声”，“却是任何庙堂文化都不能替代
的最深沉的生命呐喊”。形而下的丰富性和形而
上的体验感，为电视剧创作提供了血肉灵魂。这
也使演员们能够最大限度地找准人物的行为逻
辑、情感方式和语言状态，叙事能够紧扣人物的
命运曲线，场景能够将时间的年代感和空间的
地域性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全剧那种悲怆而
奔放、压抑而自由、残酷而浪漫的精气神，就像
秦腔一样有了回肠荡气、天地共生的生命力和
感染力。

当然，对于电视剧的二度创作来说，如何通
过演员表演、场景再现、叙事结构、细节呈现、镜
头调度、剪辑节奏和声音加工，一方面保存、转
化、放大原作的精华，另一方面体现出电视剧这
种影像叙事的媒介特性和传播魅力，必然会成为
对以导演为中心的所有演职人员的巨大挑战。演
员的选择、演员的形神兼备，往往是改编遇到的
第一考验。有丰富的形象塑造经验，特别是富有
陕西在地生活经验的戏骨们的表演，如张嘉益、
秦海璐、孙浩、张国强、石文中、窦骁、扈耀之等，
成功地支撑起了电视剧的人物群像基本盘，而青
年演员刘浩存作为其中成长弧线最大的主角，从
农村放羊娃到剧团学徒、从烧火丫头到一代名
伶、从懵懂人生到人戏合一，也努力完成了自我
升华以及人与角色的整体性表达。剧中的许多生
活细节、陕西方言的应用更是处处鲜活。从这些
演员的人物塑造中，观众能够真切感受到小说原
作者所说的“唱戏是在效仿同类，是在跟观众的
灵魂对话；唱戏也是在形塑自己，在跟自己的魔
鬼与天使短兵相接、灵肉撕搏”。

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该剧场景考究，从穷乡僻壤、偏远县城到省

会城市与剧团剧场，街道、房屋、植被、道具、环
境声音不仅还原了时代风貌和地域特质，又深
度融入叙事，让这些场景充分参与到人物塑造
和故事推进中来。九岩沟的天地苍茫、群山叠
嶂，宁州县剧团的传统、封闭，长安都市的喧嚣
和混杂，以及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来发生的
一系列历史性变化，如同舞台上变幻的景片，人
物的悲欢离合都镶嵌在这些惊天动地的大背景
长卷前，每个人都在竭力挣扎，而历史则在写作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命运剧本。正因为电视
剧为时间和空间的质感给予了充分而真实的呈
现，观众才能相信，张嘉益就是胡三元，刘浩存
就是忆秦娥，看大门的周存仁和苟存忠、管伙食
的裘存义，都是与时代大舞台相匹配的角色。可
以说，从人物塑造到场景再现，从故事进程到细
节展示，《主角》都用一丝不苟的制作，追求着

“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
的典型人物”这一经典现实主义的创作目标。

《主角》的时间跨度长达四十多年，前前后
后有名有姓的人物数十人，虽然也有意识地强
化了某些偶然性所带来的戏剧性，以及相对极
致的情节，但它整体上并不是靠强情节、强冲
突来推进叙事的，这可能会令那些习惯于强戏
剧性的观众感到不适。剧中某些人物关系的
铺排可能也有繁简不一的争议，特别是秦腔在
电视剧中的华彩场面似乎还不够丰满和让人
热血沸腾，但是这并不影响该剧在人物塑造和
现实主义美学呈现方面所达到的艺术成就。
更重要的是，它透过这群“角儿”，传达了一种
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进取精神。忆秦娥的师
父苟存忠，为了重现旦角艺术的绝代风华，血
溅舞台、以死谢幕，裘存义、周存仁退隐江湖，
留给后人无尽的猜想……在充满文化寓意的

“四大导师”引导下，易青娥在寒来暑往中不仅
学戏、唱戏，也习得了中华文化忠、孝、仁、义的
为人处世之道，最终激发了来自生命个体情到
深处的艺术之道。正是这一点，让她蜕变成
蝶、人戏合一，完成了对“墨守成规”的师傅们
的超越，继承了传统更找到了自我，找到了秦
腔艺术的生命起源。

人生的舞台上，进进出出、上上下下，谁都
未必能成为命运的主人，但他们每个人却都是
自己生命的主角，独一无二、顶天立地。这正是
电视剧《主角》在各个创作和制作环节共同努力
下所达到的最重要的艺术成就。如果说电视剧
是故事的艺术，那么这个故事最终还要落脚于
人的故事，是那些用生命追求着自己的目标、并
不可避免地与他人命运发生戏剧性关联的人的
故事。通过这些人，观众看到别人也看到自己，
悲天悯人的同时也扪心自问，回头看路也仰望
星空。《主角》谢幕了，但这些人物形象还在、秦
腔还在，人戏流转、天地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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